



诗四首

致命伴侣

当我写下这行汉字时
如同它们的先辈
我已经死了

当我溺死于管弦的泪海
钢琴的躁动
正欢快的为我送行

当遗体在荒芜的冬天发酵时
灵魂上的白雪
开始返回夏日的天空

当生活和我相互轮回时
猫头鹰的眼睛
贱卖了这个世界的灵魂

当我的憎恨被谱成乐曲
亲爱的母亲
我该怎样把你抚养成人

天空闭上疲惫的眼睛
我脆弱的神经
被一个疯女人再次击碎

窗口 

秋风还未拿起他黄色的拐杖远去

绿叶就在静止的空气中筑完了最后的城堡

只留下时光，单薄得如同蚂蚁在工地上忙碌

 

在露水没有抵达的彼岸

窗口的白雾

在唯一半开的洞口递出白色的微笑

无尽的路，蔓延到无穷记忆的雕塑林中

那些勉强绽放了的野花

在无休止的循环里又回到春天以北

 

我无数次路过那个窗口

那里留下了我的一只眼睛

在看空荡的草坪，也在看我

狗镇

小镇的尽头站着最后一个人，那么孤独

像全世界的最后一个人

燥热的土地冲击着北方的天空，那么寒冷

像极地最残酷的冰雪

滚热的沙漠流进了她的心里

被割裂的小镇，却迷失在自由的远方

晦暗的云层翻滚在阴暝的天空

像裹尸布一般，覆盖了整个大地

你不能说小镇人拥有一切

也不能说小镇人一无所有

最明亮的光线却给了他们最阴暗的心灵

哀愁的灵魂在坟墓里哭泣

美丽的人儿被恐惧打倒

在这最后的时刻

神圣的上帝站立在苹果树下

向空无一人的小镇宣告

我判决你们

埋入这没有足迹的土地

较量

我的一生，男孩和女孩的一生，都在与青春较量

向衰老行注目礼，窃笑或者惋惜

对天发誓，要彻底忘记

如同容颜老去一般掷地有声

然而全部的遗忘，就是一座沙丘

尽管它在质地上

与坟墓有着天壤之别

可爱的背影走入黑色

天真的我们

还在夜以继日地续写着冬天的童话

怀念是一股热泪

悔恨的皱纹慷慨解囊

1

